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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预言，人类蛋白质组计划对人类生命“天书”的全景式解读将揭示生命活动的本质，是生命科学进

入后基因组时代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家与全球科学家携手为破解“天书”展开了一幅壮丽画卷——   

 

  21世纪，被誉为生命科学时代。  

 

  2003年 4月 14日，人类基因组全部序列图宣告完成，基因研究已近“登峰造极”。但是，人们在欢呼辉

煌业绩之时，亦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一项更艰巨、更宏大的任务——“解读天书”，即基因组功能的阐明已经

摆在面前，生命科学几乎在转瞬之间进入了新的纪元——后基因组时代。人类经过一个世纪的跋涉，重返近代

生命科学的发源地之一——蛋白质。  

 

  2002年 4月，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贺福初将军带队远征，在华盛顿国际会议上首次擎起“人类肝

脏蛋白质组计划”大旗。近年来，贺福初院士创立的北京（国家）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和全球科学家共同携手，

为破解“天书”展开了一幅壮丽画卷。前不久，在中心实现五年计划后，笔者专访了贺福初院士。  

 

  笔者：人类基因组和蛋白质组计划是何关联？  

 

  贺院士：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一直预期“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人类生老病死的一切

奥秘就会随之揭开。那个时候人类的医学就会有极大的发展与进步。现在医学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我们

原来“完全洞悉人类生老病死奥秘”的预想，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基因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而生命活动的执

行者却是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正是蛋白质放大了基因上的细微差别。两者之间，犹如设计图纸与建筑材料。当

前人类很多重大疾病原因复杂，无法通过一个基因或一个蛋白质的变化来全面了解，只有研究由基因转录和翻

译出蛋白质的过程，以及蛋白质在生物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过程中的整体变化，才能真正揭示生命活动规律，

找到病发机制。  

 

  笔者：破译“天书”为何要从蛋白质组研究着手？两大计划有何不同？  

 

  贺院士：举个例子，蒙娜丽莎和老鼠外形虽是天壤之别，但基因组却有 99％相同。从大肠杆菌到啤酒酵母，

从线虫、果蝇到鱼同样如此。何以“失之毫厘”而相差千里？我们分析，生物蛋白质数的差别大概是基因数差

别的三个数量级左右，也就是说可以进行千倍甚至万倍左右的放大。因此，要解读“天书”，就必须全面研究

蛋白质。此外，基因组图谱只有一张，全球科学家来参与攻关要历时十多年，而蛋白质组图谱每个器官、每个

器官内每一种细胞都有一张，并且在生理过程中和疾病状态下也会发生相应改变。所以，任务更加艰巨，道路

更加漫长。  

 

  笔者：研究蛋白质方式有何创新？  

 



 
  贺院士：传统方式是“钓鱼”，一个一个地钓，这在蛋白质的经典研究中已经应用了一个多世纪。人类

“钓”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了解的非常之少。面对数以万计的蛋白质“鱼群”，如果再继续这样“钓”的话，

耗时还得上百年。现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了“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全息研究模式。  

 

  笔者：目前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整体发展情况？  

 

  贺院士：可以说，全球群雄逐鹿，中国异军突起。面对广阔的研究前景，美欧亚各发达国纷纷加紧投入，

积极组建研究中心，设立重大项目，调兵遣将，力图抢占该领域的科学与技术制高点。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8 年来，人类蛋白质组示范计划在理论与技术领域均取得长足进步，昔日蹒跚学步的新雏已成翱翔长空的

雄鹰。因此，去年 9月，国际人类蛋白质组组织宣布全面实施该计划。这必将全面带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及

生物产业的发展，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这一宏大计划中发挥主流甚至主导作用。  

 

  笔者：领导这一计划对于中国的意义？  

 

  贺院士：人类蛋白质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生命科学的战略制高点，人类蛋白质组已经成为新世纪最大的战

略资源之一，对蛋白质组有限资源的争夺，已成为新世纪各国角逐的主要战场。“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是 21

世纪第一个重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是第一个人类组织器官的蛋白质组计划。后来当

我跟国家科技部汇报以后，他们告诉我，这是我们中国领导的第一个国际计划。对这个计划的成功领导将为未

来我国领衔更多重大国际合作计划积累宝贵的经验，并赢得崇高的国际信誉。  

 

  笔者：各国为何高度重视这项计划？  

 

  贺院士：人们发现，从 2003 年基因图止步的地方开始，“上帝”关上了一扇窗的同时，却又打开了蛋白

质研究的另一扇门。目前，这一计划已成为当今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最活跃的学科前沿，其理论和技

术应用广泛，成为人类疾病预防诊治研究的一个崭新途径和重要手段，因而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

投入。  

 

  统计显示，如果以人类主要的 100—150 种疾病进行计算，应该有 3000—15000 种蛋白质具有成为药物靶

标的可能。而人类有史以来所创制的新药 2000余种，所用到的药靶仅 500余种，仅用其 1/30到 1/6。为什么？

因为这些药靶就像游在浅水中的鱼，它很容易被钓到，而在深水里、甚至是不在这个鱼塘里的很多鱼用经典的

方法是较难钓到或根本钓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蛋白质组的系统揭示就像把三峡水库彻底放干，鱼虾泥

鳅全被抓住一样，将可能给制药界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前景。  

 

  笔者：我国为何选择牵头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  

 

  贺院士：无论国家或个人，任何重大抉择都是经过长期考量、认真论证的结果。肝脏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

器官之一，具有多种重要功能，与其他器官也有广泛联系，是人体的“发电厂”、“化工厂”、“信息集散中

心”，是造血系统、免疫系统的“摇篮”，也是血液的“源泉”。研究肝脏蛋白质组既可从器官层面认识人体

组成规律，又可较全面了解人体生理功能。另外，肝病是我国人民的宿敌，全国一年的防治经费高达千亿元以

上。所以选择肝脏来破解“人鼠之谜”，显得尤为迫切。  

 

  还有一点，现在“再生医学”非常时髦。而肝脏是终生保持旺盛再生能力的少数器官之一。因此，再生医



 
学发展得最好的模型至今还是肝脏。肝脏将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转化为能量，这就像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取

天火给人间一样。但是肝脏容易遭受多种毒物、异物的毒害、感染、污染（类似于叼肝的鹰），因而非常容易

惟患疾病。我们非常希望肝脏蛋白质组计划能够成为艾瑞克斯似的英雄，将人类从肝脏疾病中解脱出来。  

 

  笔者：5年时间中心成绩斐然，您最大感悟是什么？  

 

  贺院士：用三句话概括——大视野开拓大事业，大旗帜汇聚大团队，大胸怀催生大协作。这些年，中心科

研人员敏锐捕捉历史机遇，勇立国际蛋白质组学发展的时代潮头去明确自身的定位、制定长远规划，形成了以

“登月计划”为核心的蛋白质组学事业，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加盟。  

 

  5 年来，我们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抱定书写历史信心，连续奋战，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系统鉴定人

类肝脏蛋白质 13000余种，史无前例；构建了高可信肝脏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图，举世无双；系统建立人类首

个人体器官蛋白质组数据库，全球共享。  

 

  正所谓：王者，胸怀天下，躬奉天下。君者，予，而非取；拥，而非夺。此乃中华之道，中兴之途。 

 
 
 

 


